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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唐诗》渭桥意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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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唐长安城附近“八水绕长安”的地理特征造就了渭水得天独厚的特殊位置,
 

加之

自古以来渭桥的政治核心象征意义,
 

使渭桥意象在《全唐诗》中的出现频次远超其他长安附近

的桥梁。 唐代时架在渭河上的桥梁至少有三座———东渭桥、
 

中渭桥和西渭桥,
 

渭河三桥既是

生产技术进步、
 

社会文化变迁和桥梁建筑艺术的见证者,
 

又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蕴,
 

而涉渭桥

诗尤以政治军事类题材最为突出。 因渭桥自先秦起便与都城皇权紧密相连,
 

且在“便桥之盟”

“安史之乱”“泾师之变”“黄巢起义”等历史事件中,
 

渭桥均为兵家必争之地。 渭桥意象区别于

其他桥梁意象的独特之处正在于其政权中心的象征性与沙场风云的代表性,
 

且这种意象特征

一直延续到后代诗歌例如《全宋诗》中,
 

渭桥始终是诗人笔下承载着浓厚家国情怀的政治之桥

与战争之桥。

关键词:
 

《全唐诗》　 八水绕长安　 渭桥　 政权军事

1　 引言:
 

作为长安地标性建筑的渭桥

长安城(今陕西省西安市)作为西周、
 

秦、
 

汉、
 

隋、
 

唐等诸多王朝的都城所在

地,
 

其所北临的渭河,
 

同长安周边其余河流一起构成了“八水绕长安”的宏壮景

象;
 

因此,
 

在渭河上修建的桥梁,
 

成为了长安城向北沟通渭北道的关键交通枢纽。

据载,
 

到了唐代,
 

架在渭河上的桥梁至少有三座———分别为东渭桥、
 

中渭桥、
 

西

渭桥。 在《全唐诗》中,
 

“共出现‘桥’字 1856 次,
 

除掉‘鞍桥’ ‘桥山’ ‘桥梓’等与

桥无关的诗,
 

唐诗中以桥为题者,
 

如‘赋得浮桥’、
 

‘石桥’、
 

‘升仙桥’等内容与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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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的诗 1096 首,
 

约占《全唐诗》诗歌总数的五十分之一” [1] ;
 

与“渭桥”有关的

诗作共计 32 首,
 

其中包括了使用中渭桥的别称“横桥”、
 

西渭桥的别称“便桥”、
 

“咸阳桥”所作的诗歌。

学界对于渭水三桥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 以建筑学视角为基点的桥梁学专

著,
 

以周新成的《中国桥文化》和《中国桥美学》最具代表性,
 

其中就有渭桥的相

关描述。 刘中和《秦汉渭桥的几个问题》就中渭桥的位置、
 

堤激、
 

界碑、
 

作用四个

方面进行了探讨。 《西安市汉长安城北渭桥遗址》记录了自 2012 年以来,
 

相继发

现挖掘的 3 组 7 座渭桥,
 

详细说明了其地理位置、
 

发掘经过、
 

遗迹遗物、
 

取样测

年结果,
 

此次发掘诸渭桥的数量远远超过古代文献所记载的三座之数,
 

具备极高

的学术价值与研究意义。 伴随着考古学的新发现与建筑学研究的推进,
 

文学经典

中渭桥意象的深入研究亦成题中应有之义,
 

本文即以《全唐诗》中出现的“渭桥”

为考察对象,
 

试图呈现其从长安地标性建筑实体到意象化、
 

抽象化的过程,
 

揭示

其文学价值,
 

探讨其承载的历史文化意蕴。

2　 关中平原山川分布与渭桥地理位置

司马相如所作《上林赋》云:
 

“终始灞浐,
 

出入泾渭;
 

酆镐潦潏,
 

纡馀委蛇,
 

经

营乎其内。 荡荡乎八川分流,
 

相背而异态。” [2] 其中的“荡荡乎八川分流”,
 

指的

就是环绕着长安城的八条河流,
 

分别为泾水、
 

渭水、
 

浐水、
 

灞水、
 

沣水、
 

滈水、
 

涝

水、
 

潏水。 “隋唐时期,
 

八水指的就是北有泾、
 

渭;
 

东有浐、
 

灞;
 

西有沣、
 

涝;
 

南有

滈、
 

潏,
 

在这八条河流中,
 

渭水是黄河的一级支流,
 

是一条主要的河流,
 

其余的七

条河流都是渭水的支流,
 

其中泾水在渭水之北,
 

其他支流皆在渭水之南。” [3] 渭水

是流经关中平原最大的河流,
 

其余七条河流均为渭水支流。 包围长安城的“八

水”地处关中平原,
 

关中地区以北为黄土高原,
 

以南为秦岭山川,
 

以东为黄河干

流,
 

以西为岐山六盘山山脉;
 

其中“秦岭山脉面积广阔,
 

主峰海拔 2000 ~ 2800 米,
 

具有较强的蓄水能力,
 

北山山麓形成了七十二峪口,
 

源源不断地向渭河南岸提供

水源,
 

经西安小平原汇于关中平原大动脉的渭河,
 

并最终由东注入黄河。” [4] 浐

水、
 

灞水、
 

沣水、
 

滈水、
 

涝水、
 

潏水均发源于秦岭山脉,
 

由南向北不断冲刷着秦岭

北麓的土地,
 

共同汇入渭水,
 

浇灌出了“八百里秦川”的膏腴之地。 这六支发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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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的河流位于渭水南侧,
 

流向由南向北;
 

泾水则位于渭水北侧,
 

流向自北向南

注入渭水,
 

渭水则自西向东最终汇入黄河。

图 1　 关中地区河流等级示意图

由上可知,
 

关中平原的水网体系实际是由渭水及其支流组成,
 

故《水经注》

言:
 

“渭水,
 

秦大川也。” [5] 唐都城长安则选址于被八条河流环绕的冲积平原处,
 

密布纵横的河流满足了长安城人民的日常用水需求,
 

滋养着这方沃土与子民。 下

图为肖晗海所绘制的隋唐时期关中地区山脉河湖分布图以及西安小平原的山水

分布图,
 

直观鲜明地展现了唐都长安所处地理位置及周边山川河流分布。

图 2　 隋唐时期关中水系分布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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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西安小平原的山水分布图[7]

山川形胜,
 

长河奔流,
 

长安城被众河流环绕,
 

唐前存留的桥梁以及唐时兴建

的诸多桥梁成为了交通往来的重要途径。 笔者对《全唐诗》中涉及“八水”的桥梁

诗歌完成了统计,
 

其相应频次可见下表:
 

表 1　 《全唐诗》“八水”桥梁意象频次统计表

长安八水 频次统计 对应桥梁 频次统计

泾 55 泾桥 0

渭 475 渭桥 32

浐 61 浐桥 1

灞 264 灞桥 10

沣 29 沣桥 0

滈 0 滈桥 0

涝 1 涝桥 0

潏 5 潏桥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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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唐诗》中未出现“泾桥”“沣桥” “滈水” “滈桥” “涝桥” “潏桥”词条。 涉及

泾水的诗歌有诸如柳宗元《乐府杂曲·鼓吹铙歌·泾水黄》:
 

“泾水黄,
 

陇野

茫。” [8]王昌龄《山行入泾州》:
 

“泾水横白烟,
 

州城隐寒树。” (《全唐诗》,
 

第 1435

页)等共计 55 首,
 

且大多是与渭水共同出现在诗作中,
 

通过“泾渭分明” “浊泾清

渭”的鲜明对比来喻指是非黑白、
 

界限清晰。 “渭水”意象见于 475 首诗歌中,
 

蔚

为大观;
 

“渭桥”一词则共计出现于 32 首诗歌中。 提及浐水的诗歌有孟郊《杂曲

歌辞·灞上轻薄行》:
 

“相逢灞浐间,
 

亲戚不相顾。” (《全唐诗》,
 

第 332 页)骆宾

王《畴昔篇》:
 

“我住青门外,
 

家临素浐滨。”(《全唐诗》,
 

第 835 页)等共计 61 首。

浐水清浅而水色素白,
 

故别称“素浐”,
 

与灞水的幽深浑厚相区别,
 

有“玄灞素浐”

的美誉。 “灞水”意象见于 264 首诗作中,
 

“灞桥”意象见于 10 首诗作中,
 

除郑谷

《小桃》:
 

“和烟和雨遮敷水,
 

映竹映村连灞桥。”(《全唐诗》,
 

第 7819 页)一诗外,
 

其余 9 首均为抒发离别感伤、
 

与亲友依依不舍的赠别思乡诗。 灞桥是古人送别亲

友的经典之处,
 

灞桥风雪、
 

灞桥折柳也是述说离别的经典意象,
 

“灞桥,
 

在长安

东,
 

跨水作桥。 汉人送客至此桥,
 

折柳赠别。” [9] 涉及沣水的诗作则有张九龄《咏

史》:
 

“沣水虽复清,
 

鱼鳖岂游此。”(《全唐诗》,
 

第 574 页)韦应物《答畅校书当》:
 

“时伐南涧竹,
 

夜还沣水东。”(《全唐诗》,
 

第 1954 页)等共计 29 首,
 

其中 21 首均

为韦应物寓居沣上时所作。 此外,
 

《全唐诗》中提及涝水的仅有柳宗元一首《游南

亭夜还叙志七十韵》:
 

“卜室有鄠杜,
 

名田占沣涝。”(《全唐诗》,
 

第 3956 页)关涉

潏水的诗歌有杜甫《义鹘》:
 

“近经潏水湄,
 

此事樵夫传。” (《全唐诗》,
 

第 2284

页)等总计 5 首。

由上表数据可见,
 

除渭水、
 

灞水上的桥梁被唐代诗人反复琢磨吟咏甚至成为

重要意象之外,
 

基本未见其他六支河流上架设的桥梁入诗,
 

涉及泾、
 

浐、
 

沣、
 

滈、
 

涝、
 

潏的诗歌数量也相对有限。 另外,
 

“灞桥” “灞水”的使用频率也远低于“渭

桥”“渭水”。 《全唐诗》中渭桥、
 

渭水的出现频次远多于长安城周围的其他河流及

桥梁的原因,
 

大致可归为以下三方面:
 

1. 渭水得天独厚的特殊地理位置。 唐长安城南侧为秦岭山脉,
 

西侧为岐山、
 

六盘山山脉,
 

东侧为华山、
 

骊山,
 

地势险峻、
 

道路崎岖、
 

车马难行;
 

唯有长安北侧

的大面积关中平原与黄土高原地形平坦开阔,
 

利于出行,
 

恰巧渭水就横亘在关中

平原中部,
 

行人需要途经渭水才能到达渭北道,
 

故渭河上的桥梁具有无可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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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交通地位,
 

是长安城沟通渭北道的必经之路。 行人如织、
 

络绎不绝,
 

人们在

渭桥上迎接游子、
 

送别亲友,
 

渭桥见证着一幕幕分离与重逢;
 

作为交通要道,
 

渭

桥上车水马龙、
 

熙熙攘攘,
 

古往今来,
 

千千万万个故事在此上演,
 

诗人见之难免

扼腕感慨;
 

帝王车驾、
 

军队出征也要途经渭桥,
 

因此渭桥还具备着独一无二的政

治核心地位象征意义。 凡此种种,
 

渭桥承载着丰富多元的感情,
 

成为长安城近旁

最具代表性的桥梁意象。

2. 渭水源远流长,
 

属名山大川之列。 渭水是其余七支河流的干流、
 

黄河的一

级支流,
 

更是关中平原上最大的河流,
 

长约 800 余公里。 自古以来,
 

湖光山色与

万丈狂澜都是文人墨客歌颂锦绣江山、
 

直抒胸臆的经典意象;
 

而渭河奔流不息,
 

诗人立于渭桥桥头,
 

眺望着广袤无垠的关中平原与八百里秦川的长河流水,
 

百感

交集之际,
 

常赋诗以骋情。

3. 渭桥的历史积淀与政治意义相较于其余七条河流的桥梁也尤为厚重与丰

富。 渭桥的历史渊源上可追溯至先秦时期,
 

《诗经·大雅·大明》云:
 

“文定厥祥,
 

亲迎于渭。 造舟为梁,
 

不显其光。” [10] 周文王即将迎娶新妻,
 

卦象卜辞表明夫妻

二人和合美满,
 

婚姻吉祥;
 

周文王为显隆重,
 

将船只相连充作浮桥,
 

亲自横渡渭

水,
 

迎接远嫁而来的妻子。 这首诗也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桥梁”最早的出处

之一,
 

可以说桥梁之史始于渭,
 

并且早在先秦时就已经与帝王产生密切的关联。

周文王遇到垂钓以待明君的姜太公,
 

也是于渭水之滨———“太公望吕尚者,
 

东海

上人。 ……西伯将出猎,
 

卜之,
 

曰‘所获非龙非螭,
 

非虎非罴;
 

所获霸王之辅’。

于是周西伯猎,
 

果遇太公于渭之阳,
 

与语大说,
 

曰:
 

‘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

适周,
 

周以兴”。 子真是邪? 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号之曰‘太公望’,
 

载与俱归,
 

立为师。” [11]这亦为后世渭桥的政治核心地位象征意义奠定了基础。 秦朝定都咸

阳,
 

秦始皇秉持“天命”“天道”思想,
 

在兴建咸阳宫之时,
 

使宫室殿堂与夜空星宿

一一对应:
 

“(始皇)二十七年作信宫渭南,
 

已而更命信宫为极庙,
 

象天极。 自极

庙道骊山。 作甘泉前殿,
 

筑甬道,
 

自咸阳属之。 始皇穷极奢侈,
 

筑咸阳宫,
 

因北

陵营殿,
 

端门四达,
 

以则紫宫,
 

象帝居。 渭水贯都,
 

以象天汉;
 

横桥南渡,
 

以法牵

牛。 桥广六丈,
 

南北二百八十步,
 

六十八间,
 

八百五十柱,
 

二百一十二梁。 桥之

南北堤,
 

激立石柱。”(亦有版本作“七百五十柱”) [12] 秦时的渭水不像唐朝时位于

都城外,
 

而是“渭水贯都”,
 

对应着天上的银河,
 

因此秦渭桥位于都城内部,
 

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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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中心象征意义相比于唐朝更为突出。 秦朝渭桥是一座大型双层封闭式宫桥,
 

“为了保证始皇活动的机密性,
 

秦渭桥的通道必须是双层密闭空间,
 

而 30 里长

桥,
 

自亦有可供始皇及其庞大的随行队伍、
 

卫队等休息停留之所,
 

亭阁峥嵘,
 

可

以想见。” [13]秦渭桥的上层是专供皇帝出行的“辇道”,
 

下层则用以通行其他车

驾,
 

渭桥和帝王宫廷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
 

其政治核心意义与军事战略意义愈发

重要。[14]汉朝的渭桥上也不乏皇帝的身影———《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中记载

了著名的“渭桥惊马”典故,
 

皇帝御辇出行,
 

却在渭桥上被奔走的老百姓惊了车

驾,
 

廷尉仅以罚金稍加惩戒,
 

且劝谏盛怒的汉文帝,
 

诫之以“法者天子所与天下

公共也”。[15]普通的“惊马”当然构不成新闻,
 

但渭桥上御马被惊却是一个重大的

历史事件,
 

还牵涉到了法制公平的重要讨论。 “渭桥”作为一个地标,
 

象征了皇

权,
 

传递着政令,
 

考见了统治者的为政得失,
 

其与政治核心地位关联性可见一斑。

3　 渭河三桥的兴废及演变

在唐朝都城长安附近架设的渭河桥梁至少有三座,
 

自东向西分别为东渭桥、
 

中渭桥、
 

西渭桥;
 

中渭桥因位于长安城横门外,
 

又称横桥;
 

西渭桥因与长安城便

门遥望相对,
 

又称便门桥、
 

便桥,
 

也称咸阳桥。 《唐六典》内记载:
 

“水部郎中、
 

员

外郎掌天下川渎、
 

陂池之政令,
 

以导达沟洫,
 

堰决河渠。 ……凡天下造舟之梁四:
 

河三,
 

洛一。 河则蒲津;
 

大阳;
 

盟津,
 

一名河阳。 洛则孝义也。 石柱之梁四:
 

洛

三,
 

灞一。 洛则天津;
 

永济;
 

中桥。 灞则灞桥也。 木柱之梁三,
 

皆渭川也:
 

便桥;
 

中渭桥;
 

东渭桥。 此举京都之冲要也。 巨梁十有一,
 

皆国工修之。 其余皆所管州

县随时营葺。” [16]唐代时,
 

三座渭桥依旧存在并投入使用,
 

是由长安通往渭北道、
 

西域、
 

巴蜀的交通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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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唐代渭河三桥位置图[17]

3. 1　 东渭桥

东渭桥始建于汉景帝五年,
 

景帝五年(公元前 152 年) “三月,
 

作阳陵、
 

渭

桥。” [18]此处的渭桥即指东渭桥。 东渭桥亦是三座渭桥中唯一一座通过考古发

掘,
 

得以明确其遗迹位置的渭桥,
 

王仁波先生发表的《高陵县唐东渭桥遗址》中确

定了 1980 年初挖掘出土的渭桥遗址即为唐代东渭桥,
 

其遗址位于今陕西省高陵

县耿镇白家嘴村渭河南岸 2. 6 公里处,
 

北接渭北,
 

南通长安。 这也是历史上第一

座被成功发掘的渭水桥梁,
 

为文献典籍的记载提供了文物实证,
 

具有极高的学术

研究价值。

由于渭河贯穿于八百里秦川,
 

东渭桥无疑是连接渭河南北两岸的重要交通枢

纽之一,
 

是通往唐长安城的咽喉,
 

因此其在军事战略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黄

寿成在《说唐代的东渭桥》一文中谈到:
 

“东渭桥是朝廷粮仓所在地,
 

中央文武衙

署所需经费又出于此,
 

中央还在此设立东渭桥纳给使专门负责管辖渭桥仓。 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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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渭桥之重要,
 

是由于其地设有贮藏自黄河、
 

渭河运来的东南地区的粮食财富的

仓库,
 

占据了东渭桥和渭桥仓,
 

就掌握了大批军粮,
 

可以供应并控制各路兵

马。” [19]正是出于上述原因,
 

在唐后期发动的以长安城为中心的几次战争中,
 

如

“泾师之变”以及“黄巢起义”,
 

东渭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到了唐朝末期,
 

由于

各藩镇将领拥兵自重,
 

中央政府式微,
 

地方军阀不再往长安运送粮食,
 

渭桥仓继

而丧失了其中央粮仓的作用,
 

东渭桥也就不再是重要的军事据点之一了。

3. 2　 中渭桥

中渭桥是渭河三桥中历史最为悠久的桥梁,
 

兴建于秦始皇时期,
 

《史记·秦

始皇本纪》中记载:
 

“三十五年,
 

……于是始皇以为咸阳人多,
 

先王之宫廷小,
 

……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
 

先作前殿,
 

……为复道,
 

自阿房渡渭,
 

属之咸阳,
 

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 [20] 唐代诗人杜牧所作《阿房宫赋》中言:
 

“长桥卧

波,
 

未云何龙? 复道行空,
 

不霁何虹?” [21]此处的长桥,
 

指的就是连接渭河南北咸

阳宫殿群的中渭桥。 “渭桥”这一名称在历代文献典籍中最早得到确立也是在《史

记·孝文纪》中:
 

“代王(汉文帝)驰至渭桥,
 

群臣拜谒称臣。” [22]

中渭桥可谓命途多舛,
 

曾数次被焚重建。 西楚霸王项羽率兵攻入咸阳后,
 

火

烧秦王宫,
 

中渭桥未能幸免于难,
 

仅存在了五年多之后就被付之一炬。 西汉时中

渭桥得以重建,
 

《三辅黄图》载:
 

“长安城北出西头第一门曰横门……门外有桥曰

横桥。” [23] 因其位于汉代长安横城门外,
 

故又称横桥。 时至东汉末年,
 

权臣董卓

再焚中渭桥,
 

《水经注·渭水》记载:
 

“后董卓入关,
 

遂焚此桥,
 

魏武帝更修之,
 

桥

广三丈六尺。” [24]

至于其地理位置,
 

因目前尚未有确切考古发现中渭桥遗址遗迹,
 

故只能从各

类文献典籍中探寻一二。 刘庆柱先生在《三秦记辑注》中认为:
 

“渭水桥故址约在

今西安市未央区六村堡乡相小堡西北一点五公里处。” [25] 根据《三辅黄图》、
 

《汉

书·文帝纪》等史学材料记载,
 

结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工作队在横

门外钻探出的 1250 米南北向大道的证据,
 

可证刘庆柱先生的这一结论基本上是

准确的。 而关于秦中渭桥的形制样式,
 

由于其遗迹尚未被发掘,
 

故依据《三辅黄

图校证》《和林格尔汉墓壁画》等史料予以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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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秦渭桥复原图(侧视) [26]

图 6　 秦渭桥复原图(俯视)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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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秦渭桥复原图(全貌) [28]

据此,
 

推测秦中渭桥的形式为多跨梁式桥,
 

筑桥时采取桩基础,
 

其上每排四

根木柱,
 

木柱之上为斗拱,
 

斗拱承托着木梁、
 

铺板及立栏,
 

秦渭桥的长度约为

527. 9
 

m,
 

两个边跨倾斜,
 

中间诸跨水平;
 

与复道甬道相连,
 

专供皇家出行,
 

具备

极高的私密性。

3. 3　 西渭桥

西渭桥始建于汉武帝年间,
 

《三辅黄图校证》中记载:
 

“便门桥,
 

武帝建元三

年初作此桥,
 

在便门外,
 

跨茂水,
 

通茂林”。 原注:
 

“长安城西门曰便门,
 

此桥与

门对直,
 

因号便桥。” [29]西渭桥位于长安城西门外四十里处,
 

因与便门遥望相对,
 

又名便桥;
 

至唐时此桥尚在,
 

更名为咸阳桥。 西渭桥遗址尚未被发现。

渭桥考古队经 2012—2013 年度考古调查、
 

钻探与发掘后,
 

在汉长安城以北

及东北共发现了 3 组 7 座渭桥,
 

远远超过史学资料所记载的三座之数。 这 7 座渭

桥的遗迹遗物经碳十四校正取样测年后,
 

基本可以明确其修建时间:
 

“2012—

2013 年发掘的诸桥中,
 

厨城门四号桥最早,
 

大体为战国晚期,
 

厨城门一号桥、
 

洛

城门桥次之,
 

为汉魏时期,
 

厨城门三号桥为唐代,
 

相对最晚。” [30] 由此可知,
 

唐代

时渭水上并不止有三座桥梁,
 

这一发现弥补了文献典籍的缺失,
 

填补了该领域的

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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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渭桥的政权军事象征意义

据笔者统计,
 

《全唐诗》中“渭桥”出现于 25 首诗作中;
 

中渭桥的别名“横桥”

出现于 4 首诗作中;
 

西渭桥的别称“便桥”出现于 1 首诗歌中,
 

“咸阳桥”出现于 2

首诗歌中,
 

共计 32 首。 考虑到《全唐诗》中涉渭桥诗的情感内容多以兴亡怀古、
 

浴血疆场、
 

少年义侠、
 

应制挽歌为主,
 

凸显出渭桥与政权中心的密切牵连;
 

其余

涉渭桥诗则不离伤时感怀、
 

送友赠别等常规桥梁意象所承载的感情,
 

故按题材将

关涉渭桥的诗歌分为政治军事与个人感怀两大类各 16 首。

4. 1　 政治军事类题材

自周文王于渭水造舟为梁迎娶新妻、
 

偶遇在渭水北岸垂钓的姜尚开始,
 

帝王

将相与渭水、
 

渭桥的羁绊便代代相传了。 秦始皇规划都城之时令渭水横贯咸阳

宫,
 

始皇车辇屡经中渭桥之上。 汉朝“代王(汉文帝) 驰至渭桥,
 

群臣拜谒称

臣。” [31]此外亦有文帝“渭桥惊马”,
 

廷尉张释之严明法度的佳话。 渭水更是“自

汉代起便是帝王猎场,
 

百官从帝游兴多在此地,
 

策马奔驰,
 

纵横无际,
 

于猎场上

享受畅快人生。” [32]唐代帝王仍继承了这一传统,
 

时常巡游于渭水之上,
 

并且在

渭桥或渭水近旁的亭台组织宴饮游赏活动。 如景龙四年三月甲寅日,
 

唐中宗便同

文武百官行 “ 祓除畔浴” 之举:
 

“ 三日上巳,
 

祓禊于渭滨,
 

赋七言诗,
 

赐细

柳圈。” [33]

渭桥除却与皇权政治息息相关外,
 

还与军事战争密不可分。 “鸿、
 

渭之流,
 

径入于河;
 

大船万艘,
 

转漕相过;
 

……地势便利,
 

介胄剽悍,
 

可与守近,
 

利以攻

远。” [34]长安之所以被定为秦、
 

汉、
 

唐等王朝的都城,
 

实则得益于关中平原“四塞

之固”“金城千里”的地理优势,
 

由于此地南依秦岭、
 

西临六盘山、
 

北有北山,
 

三面

环山、
 

易守难攻的地势,
 

护佑了长安城的稳定与安宁,
 

保障了都城的“长治久

安”。 亦因山路难行,
 

水路尤其是渭水,
 

便成为了敌方进攻突破的薄弱口,
 

乃是

兵家必争之地。 唐朝时危及长安的几次战事,
 

都以西渭桥(便桥)为标志———“贞

观元年,
 

突厥颉利可汗拥徒卅万众来寇(渭水)便桥,
 

太宗率精兵出讨。 颉利遣使

乞降,
 

请屏左右,
 

太宗独将公(安元寿) 一人于帐中自卫。 其所亲信,
 

多类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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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35]该墓志铭记载的突厥来犯长安的时间有误,
 

应为武德九年(公元 626 年),
 

不过其所载战事的经过与史实相符,
 

当时太宗即位不久,
 

突厥兵临西渭桥、
 

剑指

长安,
 

太宗于西渭桥会见颉利可汗,
 

应可汗要求屏退左右,
 

经密谈达成了退兵协

定,
 

史称“便桥之盟”。 唐代宗年间,
 

“吐蕃趁唐因安史之乱国时精兵内调,
 

西部

边防空虚之际,
 

纠结吐谷浑、
 

党项、
 

氐、
 

羌共二十万人马东犯,
 

渡过便桥,
 

剑指长

安。 代宗仓皇出逃,
 

吐蕃未遇明显抵抗轻取长安”。[36] 同代宗一样,
 

因敌进犯长

安而出逃的还有唐玄宗,
 

玄宗因安史之乱携贵妃仓皇出逃,
 

一路行至蜀地避难。

唐玄宗出逃的路线据 《 雍录》 载为延秋门———便桥———咸阳望贤宫———马嵬

坡———大散关———河池———剑阁———成都[37] 。 由此可见,
 

西渭桥是通往西北与

西南的交通要塞,
 

不论是突厥吐蕃等外敌欲东入长安,
 

还是代宗玄宗等外出向西

或西南,
 

西渭桥都是必经之路。 中渭桥始建于秦始皇时期,
 

后因楚汉之争被项羽

所焚,
 

西汉时得以重建,
 

后董卓率兵入关再度被焚,
 

可见中渭桥见证着皇城的争

夺兴衰与权力的更迭变换。 东渭桥位于渭水东侧、
 

唐长安城的东北方向,
 

是水路

出潼关、
 

函谷关的交通枢纽,
 

更为重要的是,
 

东渭桥是唐代朝廷粮仓的所在地,
 

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在唐后期发动的以长安城为中心的几次战争中,
 

如

“泾师之变”以及“黄巢起义”,
 

东渭桥都是重要的战争据点。 渭水、
 

渭桥实则成

为了唐代都城皇权的代名词与军事战争的见证者,
 

唐诗中的渭桥意象亦因此被赋

予了厚重的政治军事意蕴。

《赋西汉》是唐朝名臣魏征所创作的一首劝谏怀古诗,
 

魏征以西汉初期几位

励精图治的君主高祖、
 

文帝、
 

景帝、
 

武帝的典故为例,
 

意在劝诫唐太宗身为皇帝

要知人善任、
 

居安思危、
 

重视文采武功,
 

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的认可与爱戴。 “驱

传渭桥上,
 

观兵细柳屯。”(《全唐诗》,
 

第 441 页)一句中提到的渭桥、
 

细柳屯即化

用文帝的典故:
 

汉文帝后元六年,
 

匈奴大举侵犯汉朝边疆,
 

汉文帝知人善任,
 

委

派周亚夫驻守于细柳营抵御匈奴。 文帝亲自前去慰劳军队,
 

途经渭桥到达细柳

营,
 

视察后发现周亚夫治军严明有方,
 

大为赞叹。 魏征希望唐太宗能够向汉文

帝、
 

汉高祖等皇帝学习,
 

既“受降”于秦王子婴,
 

建灭秦之武功;
 

又礼遇儒生叔孙

通,
 

开文治之基业。 唐太宗在听闻魏征此诗后言:
 

“ 魏征每言,
 

必约我以礼

也。” [38]魏征诗中的渭桥,
 

是具有历史讽谏意义的桥。

储光羲创作的《明妃曲四首》借王昭君出塞的典故来咏史怀古,
 

诗作主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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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王昭君入胡以及在胡中的境况与心情,
 

“胡王知妾不胜悲,
 

乐府皆传汉国辞”

(《全唐诗》,
 

第 1418 页)表明单于对昭君思国怀乡的情绪包容体谅,
 

命乐府传唱

汉朝歌辞,
 

以慰昭君思亲之苦。 然而昭君依旧悲切哀愁,
 

“若为别得横桥路,
 

莫

隐宫中玉树花”(《全唐诗》,
 

第 1418 页)委曲深入地刻画揭示了昭君的心事,
 

长

安城的横桥(即中渭桥)、
 

宫中的玉树花实则代表着她对远方故国亲人的挚爱之

情,
 

即便昭君归汉无望,
 

她却依旧眷眷向汉;
 

侧面突出了其为国奉献自身的民族

大义,
 

塑造了一个可悲且可敬的明妃形象。

这两首诗中的渭桥寄托着对君主贤明治国的期望以及对明妃离乡去国的叹

惋。 魏诗大气凛然,
 

饱含着对统治者的劝谏与一心为国的忠肝义胆;
 

储诗语言矜

炼深雅,
 

缠绵婉丽,
 

将明妃的思国怀乡之情娓娓道来,
 

又蕴含着对一介女子舍己

为国的敬佩之意。 魏诗与储诗中的渭桥,
 

是咏叹曾经的桥;
 

当视线转回唐代,
 

渭

桥除了象征着权力的中心,
 

还具备着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 唐代是中国封建王朝

历史上相对繁华强盛的时代,
 

但同时也是一个战火纷飞、
 

兵戈抢攘的朝代,
 

国内

是自安史之乱为始,
 

而在边塞之地,
 

与其他少数民族的战争甚至从不曾休止。 这

种金戈铁马的战争状况在唐诗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塞下曲六首·其三》作于唐玄宗天宝二年,
 

此时李白供奉翰林,
 

其诗作正反

映出了热烈浪漫、
 

雄心壮志、
 

俯仰天地的盛唐气象。 以“骏马似风飙,
 

鸣鞭出渭

桥”(《全唐诗》,
 

第 1702 页)作为首句,
 

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了壮怀激烈的将士们

怀揣着必胜之心,
 

身下的骏马风驰电掣,
 

一路鸣鞭从长安城出发途经渭桥,
 

前往

边塞战场击败胡人的景象。 可以看出当时渭桥作为连接长安城向北沟通渭北道

的关键交通枢纽地位。 这一句气势雄浑,
 

颇有高唱入云之势。 “破天骄”、
 

“星芒

尽”、
 

“海雾消”表明战争大获全胜,
 

敌人不堪一击、
 

落败而逃;
 

星芒散尽、
 

海雾消

失均是战争结束的征兆,
 

天兵所向,
 

势如摧枯拉朽。 尾联“功成画麟阁,
 

独有霍

嫖姚”(《全唐诗》,
 

第 1702 页)一句的氛围却急转直下,
 

颇具讽刺意味。 “麟阁”

即麒麟阁,
 

位于汉代未央宫中,
 

汉宣帝时曾悬挂十一位功臣画像于阁中。 霍嫖姚

即汉武帝时的名将霍去病,
 

他曾任“嫖姚校尉”。 尾联除了隐含一种“一将功成万

骨枯”的讽刺意味之外,
 

其实也是以士兵的立场表达:
 

纵然知道战争胜利后,
 

只

有将军才能封狼居胥、
 

名列麟阁,
 

但是他们依旧为能够报效祖国、
 

人民而深感骄

傲与自豪。 这更表现出了将士们的英勇气概和牺牲精神,
 

使《塞下曲六首》饱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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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震撼心灵的悲壮色彩。 《塞上曲》同为诗仙李白的诗作,
 

这首诗借汉喻唐,
 

赞美

褒扬了贞观三、
 

四年间唐太宗知人善任,
 

相继委派李靖等将军顺利平定突厥叛乱

的卓越功绩。 “大汉无中策,
 

匈奴犯渭桥”(《全唐诗》,
 

第 1703 页)以赋笔讲述了

匈奴屡屡侵犯,
 

甚至攻打至长安城外的渭桥,
 

军情紧急。 接下来的“命将征西极,
 

横行阴山侧。 燕支落汉家,
 

妇女无华色。”(《全唐诗》,
 

第 1703 页)则描绘了唐朝

军士所向披靡、
 

保家卫国的壮丽画卷;
 

同时借此托古讽今,
 

委婉地劝告唐玄宗要

重视边境军事情况,
 

侧重于强调非战的重要性,
 

表现出了诗人对国家安危的忧虑

和对民生疾苦的关怀。

谈及李白,
 

就不得不提他所创的名篇乐府诗《陌上桑》,
 

这首诗是“香草美人

诗”的代表。 所谓“香草美人诗”,
 

是指在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中,
 

“香草美人”等

物象往往被学术界解释为代指作者政治理想和政治追求的意象;
 

自屈原发明以

来,
 

许多诗人继承发展了这一创作手法,
 

借“香草美人”自喻或喻君王,
 

来委婉地

抒发感情、
 

表达思想。 《陌上桑》借秋胡戏妻的故事,
 

来褒奖赞扬像秦罗敷这般的

女子洁身自好、
 

忠贞不渝的高尚品格,
 

同时寄寓着李白自己高风亮节的性格与忠

君为国的赤子之心。 “美女渭桥东,
 

春还事蚕作。 五马如飞龙,
 

青丝结金络。”

(《全唐诗》,
 

第 1708 页)容貌姣好的女子在渭桥边采桑,
 

春天恰好是事蚕作的季

节;
 

此时有一位乘坐五马之车的官员途经渭桥,
 

他的马车装饰奢华、
 

缀满了青丝

金络。 首两句点明了故事发生的地点是渭桥,
 

渭桥作为重要的交通枢纽,
 

来往官

员、
 

行人络绎不绝,
 

因此采桑女才会在此处偶遇这位位高权重却举止轻佻的官

员,
 

这是故事发生的必要背景。 “使君且不顾,
 

况复论秋胡。” (《全唐诗》,
 

第

1708 页)强调了采桑女坚贞自爱,
 

同时突出了采桑女的反抗性格;
 

她不畏强权、
 

不慕名利,
 

敢于断然拒绝达官显贵,
 

其高尚的品格可见一斑。 而采桑女实则为李

白的自寓,
 

唐代诗人往往借女性题材的诗歌来指代君臣之义,
 

寓有寄托,
 

使这类

诗歌“归以正”。

杜甫的《兵车行》同样是一首以边塞战争为题材的纪言叙事诗,
 

“车辚辚,
 

马

萧萧,
 

行人弓箭各在腰。 耶娘妻子走相送,
 

尘埃不见咸阳桥。” (《全唐诗》,
 

第

2255 页)车轮滚滚、
 

战马嘶鸣,
 

即将出征的穷苦百姓装配上了箭镞。 父母和妻儿

站在路边依依不舍地送别,
 

马蹄车轮扬起的灰尘遮天蔽日,
 

使咸阳桥的轮廓已不

甚清晰。 此处的咸阳桥即指西渭桥,
 

在《兵车行》一诗中成为送别征人的标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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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化身为象征“离别”的特殊意义符号。 这首诗通过抒写征夫与老人的对话,
 

述说了劳动人民对连年征战的痛恨厌烦,
 

揭露了唐玄宗积年累月的穷兵黩武,
 

对

穷苦百姓来说不啻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诗人杜甫自创乐府新题写时事,
 

为中唐时

期兴起的新乐府运动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除却直接描绘军队出征的纪实诗,
 

还有诗人代留守闺阁的女子立言,
 

利用轮

转的视角站在女性的角度评判战争带来的苦难与分离。 刘元淑所作《杂曲歌辞·

妾薄命》一诗开宗明义,
 

首句即点明女主人公的思妇形象:
 

“自从离别守空闺,
 

遥

闻征战起云梯”(《全唐诗》,
 

第 315 页),
 

自从别离后,
 

女主人公始终牵挂着身在

战场的丈夫,
 

春日看到紫燕衔花会愈加思念征人,
 

冬日看到落雪会心生担忧牵

挂、
 

为他缝制冬衣。 “夜夜愁君辽海外,
 

年年弃妾渭桥西。” (《全唐诗》,
 

第 315

页)女子在每个孤枕难眠的夜晚都会思念出征的爱人,
 

因此日日徘徊在迎接归人

必经之路的渭桥边,
 

期待着有一天能等来思念入骨的身影。 许景先的《折柳篇》

述说的则是女子的离愁别绪,
 

《折柳篇》源自《折杨柳》歌,
 

“‘旧曲’的《折杨柳》

(西曲)与‘新声’的《折杨柳》(梁鼓角横吹曲)在梁代宫廷里汇合了。 其最可能的

形式组合成为一首曲调的两个部分。 这个‘混血’的‘新《折杨柳》’在演奏中既包

含了西曲的相思闺怨之调,
 

又在某些旋律中翻成南朝人固定音乐思维中的边塞之

调。 最终形成了对唐人影响颇大的《折杨柳》。” [39]由于新曲《折杨柳》中融合了胡

笳胡角等乐器,
 

音乐气氛由清泠幽婉向雄浑刚健的边塞意境转变,
 

诗歌的内容也

就随之倾向于描绘边塞战争、
 

征夫思妇。 “春色东来度渭桥,
 

青门垂柳百千条”

(《全唐诗》,
 

第 1134 页),
 

春光明媚、
 

杨柳抽枝,
 

渭桥两岸荠麦青青,
 

如此美好的

景致却反而叫女子生愁,
 

折下一支花遥寄给边塞的故人,
 

甚至不禁担心起自己容

华易逝,
 

再见时已不复当年的容颜。

千万将士征战在外、
 

血洒沙场,
 

而京畿的平安也需兵力守护,
 

保卫都城与皇

帝安危的禁卫军们也被诗人写入诗中。 韩翃创作的《羽林骑》:
 

“骏马牵来御柳

中,
 

鸣鞭欲向渭桥东。 红蹄乱蹋春城雪,
 

花颔骄嘶上苑风。”(《全唐诗》,
 

第 2749

页)羽林骑为国羽翼、
 

如林之盛,
 

禁卫军们身着盔甲、
 

炽烈无禁、
 

纵逸不羁,
 

达达

的马蹄经过渭桥,
 

骏马的红蹄与春城的落雪相得益彰,
 

一片苍茫的雪白中是梅花

般的蹄印。 少年的壮怀激烈甚至足以融化冬日的冰雪,
 

从他们的身上我们能够看

到唐代人世俗享乐的生活色彩、
 

自由浪漫的时代精神,
 

看到了一种通脱跳跃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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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存在以及风流潇洒的生活模式。 崔颢所作的乐府诗《杂曲歌辞·渭城少年行》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书写了少年公子买酒鸣鞭的豪情,
 

也反映出唐代社会较为开

放的社会风气和生活情状。 《少年行》系列乐府诗以歌咏游侠事迹为题材,
 

诗歌

内容注重表现少年侠士建功报国的雄心壮志、
 

义薄云天的豪爽之情、
 

披甲出征的

英雄壮举、
 

勇武尚力的风格气调与饮酒狎妓的享乐生活,
 

“并最终凝定为英俊勇

武的‘白马少年’形象,
 

成为乐府游侠诗尚武精神的典型化身。” [40] 试看崔颢此

诗:
 

“贵里豪家白马骄,
 

五陵年少不相饶。 双双挟弹来金市,
 

两两鸣鞭上渭桥。

渭城桥头酒新熟,
 

金鞍白马谁家宿。”(《全唐诗》,
 

第 329 页)热闹的街市、
 

繁华的

都城,
 

一众意气昂扬的少年郎相携来到金市,
 

恣意扬鞭纵马。 在渭桥桥头的酒家

暂且停驻,
 

买下刚温好的美酒。 崔颢对于色彩的对比运用可谓炉火纯青,
 

“金

鞍”、
 

“白马”形成了鲜明的色彩比对,
 

为诗作注入了生动活泼的气息,
 

更衬托出

渭桥作为重要交通要道的繁华熙攘,
 

以及少年郎的意气风发、
 

神采飞扬、
 

无忧无

虑。 诗人写少年的纵酒寻欢、
 

狎妓享乐并非为了对此进行批判,
 

而是通过这样的

举动来显示唐代少年游侠的意气风发、
 

青春活力,
 

他们的跑马放歌代表的是昂扬

鲜活的生命状态与壮怀激昂的报国之心。 就咏侠诗的嬗变而言,
 

游侠题材早在汉

魏时就已经进入诗歌领域,
 

然而汉代时的咏侠诗寥寥数篇;
 

魏晋六朝时,
 

吟咏侠

士的诗歌之风渐起,
 

不乏有文人墨客一抒心中豪情壮志。 但若论咏侠诗蔚然大观

的朝代,
 

则首推唐代———唐朝时,
 

咏侠诗如异军突起,
 

成为了社会各阶级人物争

相吟咏唱和的题材,
 

不论是内容的扩展,
 

还是艺术手法的革新均足以睥睨汉魏,
 

气夺明清。

与君王政治相关的渭桥诗,
 

特征最为明显、
 

分类最为清晰的就是应制诗,
 

其

内容多歌功颂德,
 

少数也有陈述一些对皇帝的期望。 在安史之乱前,
 

大批文人围

聚在王朝的最高统治者身边,
 

讴歌太平盛世,
 

讽咏菁华之物,
 

展开浩浩荡荡的同

题应制唱和。 而自安史之乱后,
 

这种唱和逐渐向地方团体或个人唱和转化。 张说

的《奉和圣制初入秦川路寒食应制》描绘了寒食节时朝廷巡幸、
 

百姓踏青的情景,
 

春风和煦、
 

生机盎然;
 

“渭桥南渡花如扑,
 

麦陇青青断人目” (《全唐诗》,
 

第 934

页),
 

渭桥边的鲜花已然绽放,
 

田野里的麦子生长的极其旺盛,
 

目之所及都是方

兴未艾的春色。 奉和圣制,
 

是指奉命和皇帝的诗。 圣制,
 

即皇帝所作的诗。 沈佺

期的《守岁应制》描写的则是冬末初春的景致,
 

“南渡轻冰解渭桥,
 

东方树色起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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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全唐诗》,
 

第 1038 页),
 

守岁的夜晚,
 

渭桥的坚冰悄然消融,
 

东方的树梢已

经开始泛起点点绿色,
 

一切都预示着冬日将尽,
 

春天将要到来,
 

表达了诗人对春

日的向往以及对王朝强盛繁荣的美好祝愿。 这种诗的题材大多出现在盛世、
 

国富

民强的时代里。

还有一类涉渭桥诗颇为特殊,
 

即挽歌悼亡类,
 

共有《苗侍中挽歌二首》 《代宗

挽歌》《文德皇后挽歌》三首。 且看岑参痛吟的《苗侍中挽歌二首》:
 

“青史遗芳满,
 

黄枢故事存。 空悲渭桥路,
 

谁对汉皇言。”(《全唐诗》,
 

第 2096 页)这首挽歌所祭

悼苗侍中的内容,
 

也是其在政治上的建树与功绩。 岑参在挽歌中歌颂赞扬了苗侍

中一心为国、
 

袖里乾坤、
 

青史留名的政绩;
 

同时表达了深沉悲痛的惋惜之情,
 

斯

人已逝,
 

生者只能面对着空荡荡的渭桥徒增感伤,
 

叹惋无人再对君王直言纳谏。

4. 2　 个人感怀类题材

卢照邻的代表作之一《长安古意》,
 

堪称是一幅完整的长安城画卷,
 

长安的所

有风土人情、
 

社会生活都在其中有所映射,
 

自然不可避免地提到了尤为特殊的交

通要道渭桥:
 

“挟弹飞鹰杜陵北,
 

探丸借客渭桥西。 俱邀侠客芙蓉剑,
 

共宿娼家

桃李蹊。”(《全唐诗》,
 

第 522 页)长安城南拿着弹弓猎鹰射鸟的少年,
 

和渭桥西

边意气风发的游侠,
 

都带着芙蓉宝剑一起来到娼家门前。 卢照邻以铺陈写实的笔

法,
 

描绘了长安城夜间的热闹繁华,
 

同时也讽刺了时人奢靡无度、
 

纸醉金迷的夜

生活。

送别、
 

分离是自古以来,
 

人类必须面对的永恒主题。 正因如此,
 

对桑梓故里

的思念、
 

亲属配偶的牵挂、
 

友人告别的不舍,
 

始终牵动着无数文人墨客的心弦,
 

“别离”自然就成为了涉渭桥诗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如卢照邻《晚渡渭桥寄示京邑

游好》中写道:
 

“我行背城阙,
 

驱马独悠悠。 寥落百年事,
 

裴回万里忧。” (《全唐

诗》,
 

第 531 页)诗人独自一人驱马晚渡渭桥,
 

把萧索的背影留给身后的长安城,
 

孤寂寥落的心绪跃然纸上。 再如罗隐所作《寄渭北徐从事》中云:
 

“暖云慵堕柳垂

条,
 

骢马徐郎过渭桥。”(《全唐诗》,
 

第 7610 页)诗人挥别好友徐从事,
 

目送他骑

着青白色相间的马远去,
 

渭桥路旁柳色新新。 “莫恨东风促行李,
 

不多时节却归

朝。”(《全唐诗》,
 

第 7610 页)两句寄托着诗人对好友真挚的祝福与深切的思念,
 

劝慰他不必因此怅然慨叹,
 

并期盼着他早日归京。 这些赠友送别诗意境辽远开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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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语爽朗,
 

侧重于鼓励、
 

劝慰友人;
 

正因为是知己至交,
 

言谈才朴实真诚而大

方豪迈,
 

又因别离,
 

才以希望为慰藉,
 

于慰藉之中倾注了信心和力量。 再如李频

的思乡诗《东渭桥晚眺》:
 

“秦地有吴洲,
 

千樯渭曲头。 人当返照立,
 

水彻故乡流。

落第春难过,
 

穷途日易愁。 谁知桥上思,
 

万里在江楼。” (《全唐诗》,
 

第 6872 页)

当时诗人在溶溶的月色下,
 

立于东渭桥边,
 

渭河一望无际,
 

足以眺望到江浙一带

运漕粮的船只通过运河,
 

千船齐聚,
 

帆樯如林,
 

好一派南国风光。 诗人见到渭水

源远流长、
 

河水澄澈、
 

鱼游可数的景致,
 

难免想起这八百里秦川的长河流水,
 

如

同回到了吴越家乡的潺潺溪流之畔,
 

诗人思念故园的心情透过诗句满溢而出。 齐

己的《闻雁》则是一首怀友诗:
 

“潇湘浦暖全迷鹤,
 

逻逤川寒只有雕。 谁向孤舟忆

兄弟,
 

坐看连雁度横桥。” (《全唐诗》,
 

第 9661 页) 大雁成双结对飞掠过横桥上

方,
 

诗人却坐在一叶扁舟上,
 

独自一人仰望成双的大雁,
 

以乐景写哀情,
 

反衬出

诗人自身的孤寂落寞,
 

内心不禁倍加思念自己的兄弟亲友。 全诗词句哀婉清丽,
 

笔法灵动飘逸,
 

观察细致入微,
 

显示出独特的人生境遇与体验。

刘熙载曾言:
 

“山之精神写不出,
 

以烟霞写之;
 

春之精神写不出,
 

以草树写

之。 故诗无气象,
 

则精神亦无所寓矣。” [41] 渭桥以默默矗立的独特文化意象映照

出唐代社会的绚丽多彩、
 

繁荣衰败,
 

穿越时空、
 

横亘古今。 《全唐诗》中的渭桥意

象则既见证了唐王朝长安城的庄重繁盛、
 

动荡倾颓、
 

战火连绵,
 

又被诗家借此批

判抨击唐朝中后期的奢靡腐朽、
 

风气败坏等社会现象。 渭桥还承载着诗人细腻幽

微的心灵家园,
 

成为了游子、
 

征夫、
 

怨女抒发思乡怀亲之情的媒介,
 

连接着外乡

通往故土的道路。 渭桥还见证着诗人“香草美人”的寄托、
 

爱人友人的悲欢离合、
 

少年游侠的意气风发,
 

并对其报以真诚的歌颂,
 

同时还从人生际遇的角度给予作

者和读者深刻的哲理启思。

作为一种象征物,
 

《全唐诗》渭桥意象将自然景观与人文思辨、
 

哲学启示及审

美倾向融于一体,
 

显现了唐人的意趣指向、
 

审美标准和精神风貌,
 

更凝聚了中华

民族特有的文化理念与浓郁的传统韵味,
 

表露着纯粹的情感美。 较有代表性地反

映出了唐诗情深意重、
 

韵味悠长的风格特征和唐人浪漫开放、
 

乐观积极、
 

仰观俯

察的求索精神,
 

更饱含着中华民族积厚流光的人文精神。 渭桥已经远远超过了它

作为一类建筑物的原始功能和意义,
 

文学创作赋予了它更为深切长远且回味无穷

的文化意义和象征意义,
 

完成了桥梁在诗歌中由物象到意象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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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全宋诗》对唐渭桥意象的沿袭及新变

作为长安城地标性建筑,
 

渭河三桥在唐代是不容忽视的一座座水上明珠,
 

渭

桥与涉渭桥诗相辅相成,
 

与之相对应的是《全唐诗》中占比 50%的政治军事类题

材渭桥诗,
 

更加凸显了渭桥不同于其他桥梁的政权中心象征意义与军事重地的枢

纽地位。 宋代以后,
 

长安不再是政治核心,
 

北宋选都城为东京开封府(今河南省

开封市),
 

南宋则偏安一隅,
 

定都临安府(今浙江杭州)。 政治中心的南移是否会

导致渭桥在宋诗中的地位有所下滑,
 

吟咏渭桥的宋诗内容是否也有所改变,
 

不再

与政治军事密切相连了呢?

首先,
 

从《全唐诗》与《全宋诗》的体量上看,
 

两者差距可谓是天壤之别。 康

熙皇帝在为《全唐诗》 作序时提到:
 

“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
 

凡二千二百余

人。” [42] 《全宋诗》的收诗数量则为 20 余万首,
 

涉及诗人大约 8900 余人,
 

几近《全

唐诗》的五倍之数。 在宋代浩如烟海的诗歌中,
 

涉桥诗又为数几何呢? 据统计

“直称‘桥’类为 4760 首,
 

唤作‘虹’类为 207 首、
 

‘梁’类 116 首、
 

‘航’类 17 首、
 

‘独木’为 12 首,
 

此外,
 

以桥名入诗题或诗题中含桥字的诗将近 500 首,
 

占全部涉

桥诗的一成左右。” [43]依此可见,
 

《全宋诗》中的涉桥诗远多于《全唐诗》的 1096

之数,
 

然而其中关涉渭桥的诗歌数量却并不乐观,
 

仅有 17 首,
 

低于《全唐诗》中

32 首的数量。 为何《全宋诗》的诗歌体量与涉桥诗基数均远超《全唐诗》,
 

但是涉

渭桥诗的数量却有所下滑呢? 这或许与长安城不再是政治中心,
 

政权南移相关。

且北宋时长安尚在治下,
 

至南宋绍兴和议后,
 

长安已不再隶属于北宋,
 

而是受金

朝统治。 此时的长安已经脱离了政治的核心圈,
 

成为了宋朝的边陲之地甚至落入

敌国疆域。

值得注意的是,
 

《全宋诗》中涉及渭桥的 17 首诗歌,
 

全部属政治军事类题材,
 

其中大部分为咏史怀古诗,
 

如苏辙“会逐单于渭桥下,
 

欢呼齐拜属车尘” [44] 一句,
 

诗歌内容多倾诉山河不复的无奈、
 

未能一雪前耻的怅恨、
 

追忆往昔繁荣的叹惋以

及矢志不渝的报国之心。 宋代诗人不像唐代诗人那样途经渭桥有感而发;
 

宋诗中

的渭桥更多时候是一个远不可及的符号,
 

它象征着南宋失去的国土,
 

记录着曾经

的喧闹,
 

诗人们凭此追忆当年霍去病深入大漠、
 

歼灭匈奴的卓著功勋,
 

如陆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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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梁参政》:
 

“何时嫖姚师,
 

大刷渭桥耻?” [45]既表达了自身上阵杀敌、
 

收复失地

的决心,
 

也隐含着南宋王朝江河日下、
 

岌岌可危的现状。 此类涉渭桥诗再不复唐

代时的气宇轩昂、
 

俯仰天地、
 

恣意风流的气象,
 

国运与诗歌互为表里;
 

而渭桥所

代表的意义与象征的情感出现变化,
 

也揭示着政权的转移和国家命运的变迁。 因

此,
 

对桥梁的研究不再局限于物象和现实的桥,
 

它更是历史的桥、
 

情感的桥、
 

诗

歌的桥、
 

家国的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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